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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杂志主编陈东捷：
《西高地行记》可从四个角度进

行评价，阿来式“行走”的独特意义
应高度认可。

一是创作方法论的驱动力角度：
阿来的作品《西高地行记》主要围绕
藏地的自然风物、历史现实，构建了
独有的话语系统。 这个话语系统里最
大的内在驱动力是“发现”，是求真，
从求自然之真到求历史真相和文化
真义，求索的姿态在所有文本中都清
晰浮现。

二是体裁与题材的对比角度：阿
来小说备受关注， 与他的非虚构作品
相比并不逊色。 不论是他费时甚巨的
《瞻对》还是这部行走笔记。前者通过
对历史的钩沉发微， 集中重现一段康
巴人的传奇，更偏重学理；后者通过在
藏区多地行走的记录， 发散式讲述了
这些相互关联地区极为丰富的自然、
人文景观， 书写的是即将成为历史的
变与不变的现实。 二者共同印证了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古训。 阅读
与行走可谓阿来公开示人的创作秘
笈，也是他笔力不衰的强力支撑。

三是“行走”的意义角度：《西高
地行记》中记录的“行走”是主动、自
觉的行走。 中国传统经典中的行走多
有遭贬、 征战途中的见闻和感思，也
有李白的浪行天下和徐霞客的遍访
山水。 阿来的行走笔记中虽时时有性
情流露，但大体都存在目的自觉。 在
自我构建的认知和价值框架中，去现
察、发现、求证。 他不但在新鲜的环境
中去发现，还时常在熟悉的环境和事
物中重新发现。 精确、自由、丰富难能
地共存于文本，成为阿来式的标识。

四是作品的形式、语言文字本体
角度：文中的语言错落有致、简洁凝
练，体现了汉语的传统之美。 文字中
经常有画面欲跃出纸面，白话长短句
富有音乐节律，随便读起一个段落即
可成诵，是真正的美文。

四川大学教授、《阿来研究》主编
陈思广：

就《西高地行记》而言，作品宣
传、推介工作值得反思和讨论。

一是封面腰封文字中阿来对“西
藏” 的定义与阿来的原本表述有差
异。 阿来在《西藏是个形容词》的表
述是“当我以双脚与内心丈量着故乡
大地的时候，在我面前呈现出来的是
一个真实的西藏， 而非概念化的西
藏。 那么，我要记述的也该是一个明
白的西藏，而非一个形容词词化了神
秘的西藏。”而《西高地行记》的腰封
文字为：“当我以双脚与内心丈量着
故乡大地的时候，在我面前呈现出来
的是一个真实的西藏。 ”

二是封底引用的谢有顺先生的
评介与其原本表述有差异。

三是推介语与著作内容本身的
联系性和准确度还值得我们讨论。

我在网络多个平台， 仔细对比、
观察了读者的反响和评论，并保存了
网络截图，也可以作为例证。 腰封文
字对作品本体评论产生的重要影响
不容小觑，对于我们研究《西高地行
记》，应当是一个进入点、切入点。

中南民族大学教授李长中：
如何呈现作为世界第三极的青

藏高原的真实面向，成了阿来写作的
价值论，行走则是他的方法论。 在阿
来看来，通过漫长深入的行走，触摸
广袤的高原大地，表述那里的历史与
现实、文明与哀歌、败落与新生。 这样
一来，阿来就成了一位向导，带领他
的读者去看看那个被他称为西高地
的魔幻又现实、传统又现代、神圣又
世俗的高原，那些与我们有着同样情
感、同样生活、同样需要的高原上的
民众。

《西高地行记》是“行走”的必
然结果，从阿来的“行走”进入，可将
阿来的“行走”定义为一种还原高原
真实性的文化苦旅。 阿来的行走背负
着更多的负荷。 一方面，因区域空间
上的偏远和族群意义上的少数，西部
高原地带往往成为他者出于各自所
需而任意阐释的漂浮能指，或者在资
本逻辑下成为时尚化的空洞符号，结
果“只是看到差异，甚至为了差异而
至于虚构。”另一方面，当一种主体缺
乏自我表述或表述权力被迫让渡时，
这种主体就会成为被他者随意阐释
的形容词。 并强调他的行走就不是那

种“礼失求诸野”式的浪漫化漫游，
也非古典意义上对物化或商品化的
批判。 他的创作过程可概括为：经年
累月的行走、观察、记录，事无巨细的
审视、检省、追索，跨学科知识的涉
猎、博取、研判。 这种“行走”中，他的
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在不断抵达
中敞开，成就了他的文学史意义。 从
这种文学史意义视角切入， 阿来的
“西高地”行走不仅是一种将高地纳
入中国的仪式，更是“让这个世界的
人彼此看见”。

可以这样总结：阿来明显不是那
种瞬间爆发并持续高产的作家，他也
五次三番地强调他的作品不多。 因
为，他对写作有一种执念：即将写作
看作是漫长的旅程，或者说，他要写
他之所“看见”，即使已经写出来的
作品，他也要按照作品中的空间构置
重新行走一次，甚至数次。 经年累月
的行走、观察、记录，事无巨细的审
视、检省、追索，跨学科知识的涉猎、
博取、研判，占用了阿来过多的时间，
也成就了他的文学史意义。 他的每部
作品问世，皆引起强烈反响，即是“徐
徐展示其大”的明证。

四川大学教授唐小林：
阿来在《西高地行记》中扮演了

行者、思者、诗者和写者的角色，行走
在自然、 人文和审美的广阔地带，求
索于文化与文明的来路和去路之间，
以物的厚描与思的高远，标识了当今
游记散文的新高度。

在阿来个人写作意义的角度，
《西高地行记》是阿来在小说之外的
一次更为酣畅淋漓的表达，赎回了此
前被虚构叙事所限定不得不留下的
某些话语空间。 阿来笔下的西高地也
就不只是生气贯注的自然景观，更是
人类复杂人性的镜像。 在此一镜像
中，阿来师法自然，横跨中西，穿越历
史与现实的那些忧伤、悲悯、同情、感
动和觉悟，构成了对人类自身的一次
内省与反思性的新发现、新认识。

还应当明确的是， 西高地文学
地理空间与自然地理空间相互照
亮，在光芒的交汇处，在人与自然的
相互映照与发现中，重新塑造了“西
高地”的人文地理形态，并在无形中
与“东沿海”形成对照，改塑了这个
时代文学中国的人文地理版图，这
或许是阿来《西高地行记》最具审
美价值的地方。

《西高地行记》是生态散文，但
又超越了生态散文， 阿来走向、抵
达、 观想和构筑西高地这一文学行
动，远远超出了传统亲近自然、回归
自然、礼赞自然的文人游记，而是一
次思想的远行和苦修，是一次在自然
的静观中情感和意志的沉潜和高举，
是一次在诗性的持存中达成的对心
性的守护。

《西高地行记》这一独特审美价
值的获取， 是基于阿来对这个时代
“游记体散文”的两个文学症候的诊
断与反击。 一个是“意义的空转”，一
个是“情感的空洞”。

这部散文的叙事表现出鲜明的
综合性特色：它是视觉叙事、听觉叙
事、嗅觉叙事、味觉叙事、触觉叙事与
物叙事的跨界、贯通与合一，其文字
的成色与文本的肌理， 既充盈着诗
性，更具有肉身般的质感。

四川师范大学教授谭光辉：
就散文而言，现代散文家各有特

色，有的擅说理，有的擅写景，有的长
知识，有的擅抒情。阿来的散文集《西
高地行记》则综合了各家优点，于舒
徐的讲述之中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
色，具有鲜明的可辨识度。 这个辨识
度可归纳为如下几点：

一是题材选择的西部高原地域
特色非常鲜明。 西高地，指的是川西
地区，主要集中于阿来出生地周围广
大地区，阿坝故乡、嘉绒、贡嘎山、平
武、玉树、果洛、山南、武威、丽江。 都
是高原，中国西部，文化特征与阿坝
地区藏文化类似，因而阿来能够理解
其文化内涵特点。 游走于汉文化与藏
文化之间，能够更深入地讲清楚其文

化深意。
二是藏汉融合的身份定位准确

而独特。 阿来从不讳言自己汉藏混血
的出身身份，作为有藏族血统文学成
就最高的作家身份特征突出。 第二个
身份是作为一个文学大省的作协主
席身份。 阿来从不把这个身份作为自
己骄傲的资本，而是客观冷静地仔细
观察和思考自己所看到的现象，以一
个优秀作家的身份本色出镜。

三是富有思想。 思想是对事物和
概念的判断性连接。 阿来的散文是有
思想的散文， 处处流露出作者对所见
物、 事的独立判断。 思想来自两个方
面，一是阿来的古今中西文化知识、文
学知识极为丰富，逸闻掌故信手拈来，
恰当妥贴； 二是常有暂新的思考和独
立的判断。他的“元散文”式的写作方
式，在散文中是比较难于见到的。

四是有真性情。 情感是对叙事的
判断。 阿来在散文中对每件观察到的
事，都有鲜明的情感表达。 真性情，则
是指情感具有本色特征， 不是服从于
某种体制的情感表达。 阿来在文中的
情感流露， 表达了一个不服从于他人
情感的真实情感表达。

至少可以判定，《西高地行记》
具有鲜明的风格标记，没有廉价的抒
情，没有主观的演绎，探索了散文写
作的新路子。

绵阳师范学院教授冯源：
我们可以将阿来的小说创作和

散文创作进行对比：阿来在小说创作
中以纵向的时间中轴，以不凡的虚构
艺术手段，筑造出一部富有波澜壮阔
气势、 思想意蕴深厚的雄浑史诗，史
诗融合了藏民族的情感史、 心灵史、
宗教史、文化史、民族史与文明史；散
文创作则以横向的空间为序列，真实
性与艺术性高度融合，建构了藏民族
业已经历的社会历史变迁，或正在领
受与其它民族之间深层交往、友善相
与、走向融合的大趋势，以及充盈着
现代文明风尚和气韵的社会图景。

我得出以上结论的依据：从审美
观照的地理空间看，《西高地行记》
所写地区皆分别处于第一级阶梯、第
二级阶梯之内，堪称为地理意义的高
地。 从这部散文集篇章顺序的安排来
看，作家审美观照的路径：先南后北，
再北而南，三度的来回往返，给文学
读者以这样一种深刻影响：作家仿佛
是在进行精神穿越，从而架设起一座
人生行走、情感放达、内心从容、灵魂
自若的桥梁，或者说构建了一种蕴含
特殊审美意义的文学地理空间。

从审美描述的具体对象看，一是
对自然物象的细腻描述。 二是对历史
意象的描述， 既有对历史事实的描
述，也有对历史细节的描述，还有对
各种书籍所记载历史的描述；三是对
某些文化场域或社会现状的描述。

从作家创作的心理动因看，一是
因为作家有着一半的藏族血统或生
命情缘的确证身份或事实，对于那片
巍峨雄奇的土地富于无可逆转、天然
与共的钟爱；二是因为在作家的内心
深处，这一区域是自己生命最初降临
与最终回归的所在：三是因为那片高
地已然成为作家生命、生活、生存及

情怀、理想的诗意栖居地。 从散文的
艺术呈表上看，以叙事为主，同时又
兼容了抒情、描写、说明、议论等方
法；在散文语言的运用方面，依然采
取富于诗化特质的语体表达方式。 这
部散文集既具有民族史的思想意蕴，
又富于散文史的审美丰繁。

四川大学教授高树博：
《西高地行记》是打捞沉默的历

史与跨越界限的言说。
一是对阿来革新实践的认可，就

这部作品来看，阿来因在小说形式上
革新而被称为“文体家”，他对散文
本体问题的思考及在散文形式上所
做的实践同样值得重视。

二是对于阿来散文研究的体会，
如果将《西高地行记》与阿来的散文
著作《大地的阶梯》《草木的理想国：
成都物候记》结合起来阅读，将既有
助于对《西高地》的理解，更利于从
散文文体角度把握阿来的创作历程
及推进对其散文的深入研究。

三是作品被视为长篇散文的原
因。《大地的阶梯》《草木的理想国》
《西高地行记》之所以可以被视为长
篇散文，就在于它们各自的内部不论
是在主题上还是在形式上都是一个
统一体。 当然，这并不是说三者之间
是相互封闭的。

四是阿来的散文具有自觉的互
文意识，在《西高地行记》的写作中，
他毫不避讳地重提了其青年时期出
版的某些作品，如《故乡春天记》提
到诗作《群山，或者关于我自己的颂
辞》，《嘉绒记》提到散文《马》等；
《玉树记》提到散文《远望玉树》。

五是阿来散文的“游”与“散”。
阿来散文的模糊性成就了其自由性，
阿来在大地游走，他的足迹固定在散
文里。旅行，游览。游是阿来的文学生
命形态、实践形态，散文是对这种状
态的言说，两者真正相得益彰。 游与
散是同构的。

六是阿来的散文的多维特点可
以进一步概括为植物的祛魅、史料的
客观性与散文的艺术性。 在《西高地
行记》中，阿来一方面给读者呈现旅
游的动态过程， 通过叙述的转换，引
导读者与他一同游览，另一方面他又
在叙述、抒情和议论中堆砌了大量史
料———引用而非自己考证的成果。 批
判精神。 学者的知识储备与作家的才
情的平衡和融合。

四川大学博士袁佳慧：
从博物学的视角切入，可以解读

《西高地行记》如何实现了文学与博
物学的跨学科融合，以及阿来与约瑟
夫·洛克这些西方博物学者之间的跨
文化交流。

首先，博物志是解读阿来创作的
一大重要视角，这种博物学知识体例
产生与进化的过程都和游记密不可
分，我们能从《西高地行记》这本游
记中发现丰富的博物学元素；另一方
面，它所描写的西部地区，也在 20 世
纪吸引过众多西方博物学者，留下一
系列外来的理论和成果。

分类与命名是博物学的基础。 比
如《贡嘎记》中记录了作家的涉身实

践，与“山水”环保组织的专业人士，
一起区分了越橘和白珠之间的差异。
博物学正是反对解释学， 通过 “移
除”各种符号意义“揭示”自然物体。
阿来提倡，游记体散文应当学习植物
学上细微准确的观察，可以说一语中
的。这一部分就只简单举一例。《故乡
春天记》和《嘉绒记》中植物授粉的
片段，展现了科学知识与文学想象的
跨学科交融。 作家对雌蕊形态与授粉
过程的描写十分精确，同时运用了赋
予观察对象以能动性的修辞。

轶事也是博物志文体的一大构
成要素，利用动植物个体对描述进行
补充。 比如从命名产生联系的康定木
兰， 在轶事中变得更加亲近和立体。
以上便是文学与博物学的融合，而在
此基础上，作家从本土的立场对博物
学进行反思，同西方学者进行了跨文
化的对话。

约瑟夫·洛克是作家在博物学上
的启蒙人，曾多次深入中国西部。 洛
克将纳西人奉于文化之上，同时又贬
于文化之下，这样的分类只体现了他
将其拒斥在文化之外； 相比之下，阿
来的态度则是心怀谦逊和感恩，沉潜
于自己的族群与文化之中。

总之，《西高地行记》 的博物之
旅之中，阿来以准确的分类知识进行
高原植物学的涉身实践，用文学性的
描述呈现西部大地的自然之美，追寻
着博物学家洛克等人留在家乡的旧
踪迹，同时讲述出独属于本土文化的
新故事。

四川大学博士朱意：
我们可以从听觉、视觉、形式等

多重角度赏析这部作品。
一是视觉建构角度：“西高地”

在阿来的创作视野里是一个特殊的
文化方位和叙述焦点。 清人王士禛也
在出使蜀地的路上留下纪录。 《西高
地行记》《蜀道驿程记》 中有着共同
的视线焦点：雪山。 相似的是，两部著
作在这个共同的关注点上，都呈现出
“诗画”的性质，在景物描写中加入
精雕细刻的画工手法。

二是听觉叙事角度：《西高地行
记》的文学叙事中，阿来借助音乐来
探索新的表现路径。 音乐本身和音乐
的结构元素既是他表达主题的出口，
同时也是情感体悟的入口。 阿来把音
乐的构成要素或品格内化为文字的
技法，造成各种艺术效果，形成纪游
的旋律和节奏。 阿来用交响乐的思
维，打破视觉与听觉间的隔阂，在音
乐的场域中，用重复、对比、和声、再
现等乐思，和奏鸣曲、回旋曲等结构，
实现文学的表达。

三是行走之思角度：《蜀道驿程
记》中，作者将行走的感悟蕴藏于景
物的书写中，寓情于景，化感受为无
形。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上看，《蜀道
驿程记》这类清代游记代表着古代游
记的沉浸式图景：人在景中，思在场
内，以“我”观物。 阿来对同类景物书
写的处理方式上运用了“间离”的境
界———这是一种以戏剧手法作用于
文学创作的尝试，注重文学的理性启
示超越情感体验，强调观赏主体应该
时刻意识到自己的“场外性”和“观
察者”的身份，保持自觉的判断力和
思辨力。 这种思维境界，使阿来的写
作既具有诗性的浪漫，也不乏现实主
义的关照。《西高地行记》中，阿来有
一个“自我”，一个“超我”，两种视
角并置。 既有“自我”的沉浸式感动，
更多的是“间离”境界的思考，以“高
地”的视域，俯瞰这片土地的所有生
命，从“自我”上升到“超我”。

总之，《西高地行记》中多重的叙
事图景和交响乐的和声结构， 使他的
文体有着诗歌的吟咏、音乐的回旋、对
位与共鸣，戏剧的“间离”境界，传达
着一种厚重又灵动的力量。 阿来不仅
将古代的文学传统作为精神养料来继
承，更是在对自然与生命的理解中，开
拓出新的创作范式， 是我们探索传统
和现代游记文学的桥梁。

作家蒋蓝：
阿来写作的地域特点：阿来的写

作没有离开 “大横断” 地理空间。
1900 年左右，京师大学堂的地理学家
邹代钧在其讲义中第一次提出了“横
断” 这个词， 我们现在加了一个
“大”， 概括那 36 万平方公里的土
地。 不管是虚构，还是非虚构，阿来的
写作都没有离开“大横断”这个地理
空间。 他的文学世界基本都是在这个
地理空间里穿行、思考，而且对文化
学、地质学、生物学特别强化。

阿来的创作方法论：中国传统的
“风物学”与西方“博物学”的有机
结合，成就了阿来写作这片土地的方
法论，尤其是非虚构的写作。 1860 年
以来许多西方学者用“博物学”的视
角开始书写那方土地，已经 160 多年
了。 但是， 我们中国有一种视角，即
“风物学”的写作，这种写作就是散
落在浩如烟海的古代笔记里的对风
物的考证，这种“风物学”与西方“博
物学”的有机结合，成就了阿来写作
这片土地的方法论，尤其是非虚构的
写作。 或者说，大视野的博物学，更多
运用西方博物学的精细、 理性眼光，
又具备中国风物写作的这种方式，这
便是阿来的整个非虚构写作里面重
要的结合方法。

是不是跨学科、跨文体，应当是
区分非虚构与散文的重要标准。 用
“文学散文”或者“纯散文”区别超
出地缘视野的写作， 是 “小化”“矮
化”文学的表现。时代在发展，我们的
写作不能囿于“纯”。 有些刊物编辑
就下了一个定义加以描述，叫“文学
散文”或者“纯散文”，以区别于很多
领域好像超出文学家的地缘视野的
那种写作，比如说对植物学，动物学
极其详细的博物学写作，甚至很多文
学编辑不接受这样的文章，认为此类
不属于纯文学。 我觉得，这是文学编
辑基于自己知识的贫乏和眼界的逼
仄所造成的。

阿来散文写作的理论意义：阿来
用双化的方式成为一个书写整体性
的、民族的诗学者，弥补了西方 100多
年来对藏地的纯生物学描述，突破了
西方博物学家的视野。

阿来的这种书写目前没有其他作
家能做得更好。阿来和西高地的关系，
可以概括为“相互对望。 相互赠与，相
互保管，也相互加持”。 阿来一生都在
山河与民众之间， 慢慢走向大地的深
处，真正兑现大地写作的承诺。

阿来在总结发言中说， 我去
往河西走廊、敦煌、丽江等等，它们都
是古往今来不同民族不断迁徙、 不断
交融，发生很多故事的地方。我眼中的
西高地， 是个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
性非常丰富的地方， 我的目标不光是
“走”，眼光也不局限于“走”，要有民
族、自然、人文、历史、现实的结合。

当下， 我们如何恢复散文的活
力， 恢复散文对现实的强大叙述能
力，值得努力，我也愿意做一些尝试。
目前写作之中，其中也有一个难一点
的，就是跨界，越来越狭窄的散文的
定义和理解，实质上可以阻碍散文的
发展。 散文的范畴应该逐步打开、扩
大，这种观念是有传统的，回想《古文
观止》， 里面收入的散文很多都不是
纯文学，还有不少应用文。

当下的文学，多是聚焦人与人的
关系，但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的
丰富，却比较少触及。 就算是触及，也
不是专门关照自然本身，而是将自然
作为一种意象的投射物，它不再是自
然物，变成了一种寄予我们情感的事
物。我们经常看到一个词：象征。荷花
是什么？ 从《爱莲说》开始就有这样
的意象，它变成一种象征事物，梅花、
兰花等也有其意义。 当赋予植物象征
意义的时候，其自然意义就慢慢萎缩
了，作家只书写被赋予某种象征意义
的意象，这值得我们思考。

《西高地行记》绝非一般意义上
的生态散文，也并非概念化的非虚构
写作，作品在博物学、生物学、风物
学、文化学等角度突破了纯文学的范
畴，对散文文体作了更多可能、多元
维度的探索；《西高地行记》 在语言
本体、形式结构、思想意境上有很高
的质量，几乎可以媲美阿来的小说作
品；从《西高地行记》出发，四川作家
在阿来主席的领导下，将“行走”于
探索散文多维可能的路上。 （晨絮）

11月 28 日，由四川省作家

协会主办、 四川省作家协会创

作研究室和《阿来研究》联合承

办的“阿来 《西高地行记》研讨

会”在成都举行。 本场研讨会是

四川省作家协会 2023 年度重

点精品助推工程系列活动的开

场。 研讨会由四川省作家协会

创作研究室副主任杨献平主

持。 来自省内外专家们就《西高

地行记》各抒己见，对其思想内

涵、 创作手法和写作历程等展

开了细致的研讨。

西高地：探索散文的多维可能
———阿来《西高地行记》研讨会发言摘要


